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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花香稻花香
王本玺/口述 王锦远/整理

牟平的牟平的““十小景十小景””
刘甲凡

槐花雪落在斑驳的门环上时，我叩开了王本玺老人的院门。灶台上铁锅
正咕嘟作响，雪白的米粒在沸水中翻滚，老人往新出锅的大米粥里拌了勺猪
油，油香混着米香扑面而来。这股香气似乎触动了他的回忆，他望着热气氤
氲的碗，缓缓开了口。

烟台故事烟台故事

舆地广记舆地广记

荒滩上来了穿蓝布的兵

俺们邹家疃村北的荒滩，早年是片碱
洼子。春天泛白碱，夏天长芦苇，秋天割草
人踩出的小道，一到冬天就被大雪埋得严
严实实。1965年开春，海风吹化了残雪，
我爹扛着锨去滩上拾粪，回来后满脸惊讶
地说，看见一伙穿着海军蓝布服装的人，拿
着铁架子在荒草甸子上比划。

没几天，田政委带着宋场长、赵会计住
进了俺家西屋。我娘二话不说，把陪嫁的
蓝粗布被子抱给他们。赵会计操着一口浓
重的江西话，连忙摆手：“大嫂，咱们在朝鲜
战场睡过坑道，这热乎炕头可是享福喽！”
他裤脚沾着草籽，把军用搪瓷缸子往柜上
一放，那自然的模样，就跟在自己家似的。

紧接着，一百多号穿着蓝军服的兵来
到村里，他们扛着“向荒滩要粮”的红旗，气
势十足。当时没地方住，乡亲们纷纷腾厢
房、挪灶台。东门二大爷把三间北屋让给
测绘班，自己蜷在草棚里，南屋三婶把新媳
妇的红被子抱给女卫生员。夜里，战士们
借着火油灯，细心地给老乡编篓编筐，刺刀
靠在门框上，枪托磨得发亮，和俺们的锄头
把儿一样，透着股亲切劲儿。

那年秋后，推土机“突突突”开进荒滩，
黑黢黢的泥块翻上来，带着海蛎子壳的腥
气。我蹲在土堆上看热闹，看见几个南方
兵光着脚丫子在泥里走，脚板底的老茧比
俺们的还厚。赵会计蹲下来，笑着对我说：

“明年这儿能长出白米饭，比地瓜干甜十
倍。”我不信，还抠了块碱土放嘴里，涩得直
咧嘴。哪能想到，这话在来年春天就应验
了。

碱洼子里插稻秧

1966年春耕，部队在滩上开出五百多
亩水田。我爹被喊去帮忙平地，回来后直
咂舌：“那些兵娃子真能吃苦，泡在水里整
宿整宿地插秧，腰都不直一下。”我偷偷跑
去看，水田里漂着一片蓝布衫，战士们弓着
背，左手攥秧苗，右手分秧根，“唰唰唰”几
下就是一垄，速度比我娘纳鞋底还快。

缺水是个大难题。部队先是引河水，
后来又从龙泉水库引水。先将水库的水放
到河里，再在河里筑大坝。我跟着送水的
队伍去看大坝，只见战士们光着膀子搬石
头，赵会计的军装被汗水浸得靛蓝发亮，就
像是从盐碱滩里捞出来的半截帆布。

大坝合龙那天，闸门一开，清水“哗哗”
往渠道里涌。战士们和乡亲们趴在渠沿上
喝水，有人笑着说：“这水带甜味，是稻花的
根扎进咱滩涂里了。”秋收时，晒谷场成了
金沙滩，十多万公斤稻谷堆成小山。战士
们用稻秆扎粮仓，一圈圈往上码，像搭积木
似的。

部队的“肥田粉”更是稀罕物。有一
回，俺家菜园子的白菜发蔫，赵会计往我手
里塞了半袋白粉末：“拌在粪里，比草木灰
强百倍。”我照做了，秋后白菜长得比水桶
还粗。二大爷摸着菜帮子，惊叹道：“你家
是不是得了仙家种子？”我娘只是笑，没敢

说这是解放军给的“宝贝”。

晒谷场上的电影夜

部队每周六放电影，是俺们最盼的日
子。晒谷场中间支起白布，战士们坐前排，
乡亲们提着板凳往后挤，邻村的人走二十
里路也要来。汽油灯“噗”地亮起来，我看
见放映员小陈往机器里卷胶片，胶片边齿

“嗒嗒”响，比过年的鞭炮还让人激动。
放《地雷战》时，演到民兵埋雷，后排我

本家的三大爷突然站起来：“咱村东河沟也
能挖这样的坑！”惹得全场哄笑。

军民互助是常事。麦收遇大雨，部队
吹着集合号就往俺村麦田跑，蓝军装在金
黄的麦浪里穿梭，比俺们自家人割得还快；
插秧时，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也去水田帮
忙，虽说手速赶不上南方兵，但笑声能把水
田里的青蛙吓跑。

过年最热闹。部队给乡亲们送来了大
米和面粉。俺们村杀了两头大肥猪，抬进
军营，战士们敲锣打鼓地迎，炊事班蒸的年
糕摞成塔，红糖香味能飘出二里地。赵会
计把村里几个小孩叫到伙房，一人分了块
午餐肉罐头，油汪汪的，我在心里想：这大
概就是城里人的日子吧？

稻田里的“传家宝”

1978年夏天，部队要撤走的消息传开
了。村里不少人蹲在营房前的杨树下，看
着战士们拆测绘仪器。田政委来我家道
别，我娘把新纳的千层底塞进他的挎包：

“带上，走山路不硌脚。”赵会计摸着俺家地
窖的地瓜说：“回去要是想这味儿，给你们
发电报。”

其实早在部队开来的第二年，俺村就
跟着部队学起了种水稻，第一年亩产就有
七百多斤，打谷场上堆的稻谷一点也不比
部队里的少。分新米那天，我娘蒸了第一
锅白米饭，先盛一碗摆在灶王爷前：“这辈
子头回吃细粮，多谢老天爷派来的解放
军。”村里还有人挑着米去威海卖，五毛钱
一斤，城里人抢着买。可部队撤走后，俺村
的稻田渐渐变了模样，种着种着，就不是那
个味了。

有一年，我爹蹲在门槛上抽烟，望着远
处的拦河坝，长叹一声：“部队在时，上游村
不敢截水，这坝拦住的不只是水，是咱和子
弟兵的心啊。”后来没了部队协调，水库放
水要收钱，上游村修了小坝截流，俺们的水
渠渐渐干了，村里的稻田又长回了荒草。

去年清明，外孙从外地回来，带了袋东
北大米。我抓了把米在手里搓，颗粒虽大，
却没当年稻米的香味。我打开床头柜，拿
出个铁皮盒，里面是我偷偷藏了五十多年
的稻种——虽说发黑了，却还能想起赵会
计说的“秆子硬，穗子沉”。

前天叔弟来俺家串门：“老哥，你说当
年部队咋就舍得把好种子给咱？”我笑着
说：“他们哪是给种子，是把心埋在咱滩涂
里了。你看那拦河坝，水闸早锈了，可军民
情分就跟这稻香味似的，越久越浓。”

牟平民间很早就有关于“十
大景”的说法，并在清代的《宁海
州志》中详细记述而传承至今。
这其中包括“白塔残阳”“范园春
晓”“海市云收”“荆岩古寺”“昆嵛
叠翠”“龙池喷雪”“龙门归帆”“卢
峰霁雪”“牟台秋望”“石洞烟霞”。

除了上述“十大景”，在牟平
民间还流传着“十小景”之说。不
过，这其中的“范园春晓”“牟台秋
望”“白塔残阳”与“十大景”相重，
在此不再赘述。我们说说“十小
景”中那七景。

松树竹影

古代，有城墙的州县必有城
隍庙。这是因为衙署有保护地
方百姓平安的职责，建城隍庙就
可委托城隍爷，帮忙保护一城百
姓的平安。

早年间，牟平城西门里路北
就有这样一座城隍庙（后改建为
城关公社粮油管理所，现为新牟
小学校址），其殿堂雕梁画栋、宇
貌宏伟，很有名气。城隍庙院内
有两棵百年古松，苍劲挺拔，枝叶
扶疏，给人一种莫名的沧桑感。
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每当皓月
当空，投下的阴影与竹叶一般无
二，“松树竹影”因此而得名。

三山不显

牟平旧县衙（现牟平区政府
大院内）位于州城中心，临街有
青砖砌筑的瓮洞大门，上有谯
楼。再往里依次是仪门、甬道、
大堂、后堂、后院、花厅等建筑。
早年间在仪门内、大堂前和后
院，各有一块三尺多高，长约丈
余的巨石，南北成一线排列，像
三座小山沉入地下，只露峰尖而
不见山体，故名“三山不显”，为

“镇衙”之石。
还有一种说法，这三块巨石

呈东西一条直线，分列在城西
关、县衙大院和城东关，为“镇
城”之石。其中的两块至今下落
不明，有一块保存在集庆里杨宗
恺先生居住的小区花坛里。该
石质地为北海石，脉络清晰、状似
云蒸霞蔚，嵌有蓝白相间的条带
状彩纹，萦绕似波，璀璨耀目，十
分雅致。

雾上塔峰

旧时牟平城东里许的弥勒
寺院内（今文化一中西南角）有
一座舍利宝塔，相传始建于唐
初，由鄂国公尉迟敬德奉敕创
建。塔层为十三级，高约九丈九
尺，实心砖石结构，外形为八面
墙体，气势宏伟。塔顶的八个角
上均有悬空风铃，阵风吹来，铃
声清越，传之甚远，为当年宁海

州的标志性建筑。
每当多雾之晨，远望牟平城

内一片迷蒙，惟有舍利塔顶红色
圆球高耸雾上，若隐若现，奇幻
缥缈，疑似仙境琼阁，“雾上塔
峰”由此而得名。令人痛心的
是，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建筑，
在“十年动乱”期间被炸掉了。

无天门楼

现牟平政府大街与通海路
交会处，原有一座尼姑庵。据传
说，尼姑庵院子里有一眼甜水井，
水质清爽甘冽，饮之可败火去
病。周边的村民常到此处取水，
甚至十几里外的人家一旦有了灾
难，也会到此井取水。因此被说
成是“菩萨赐水，趋福避灾”，还有
人把这里误说成菩萨庙了。

这座尼姑庵因占地狭窄，进
院的北大门被四周高大的建筑
堵得严严实实，终年不见天日，
因此就被称之为“无天门楼”。

双眼龙头

牟平正阳路与工商大街交
会处的快活岭公园，地势微微隆
起，长龙般东西绵延于护城河南
岸。其西端（今牟平电影院一
带）状若龙头，在龙头南北两侧
各有一个清澈的水塘，犹如两颗
龙眼，因此被当地人称为“龙眼
湾”，这里也就被称之为“十小
景”之一的“双眼龙头”。

一步两桥

就在“双眼龙头”西侧不远
处，过去有两条相距很近的水沟
并行而流，水沟上各自搭设了一
座不宽的石板桥。两座桥在一条
中心线上，远远望过去恰似一座
桥，近前一看，两桥之端相距仅一
步之遥，“一步两桥”由此得名。

两步三庙

早年间，牟平城里有名气的庙
宇多达三十多处，仅“龙眼湾”附近
就有三处——白衣大士庙、菩萨
庙、火神庙。这几座庙在建筑上虽
无独到之处，但集中建在同一个地
方，有的相距仅有几步路，于是就
有了“两步三庙”之说。说不清当
初扎堆建庙的初衷，大约是因为此
处属风水宝地吧。

上述景观几经历史变迁已
经基本不存在，逐渐被人们遗忘
了。根据相关资料将其整理出
来，虽不能使其恢复原貌，但可
将景观之名留存于世，让子孙后
代知道，我们家乡曾经有过这样
一些奇特的历史古迹。


